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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百年扇底风

摇摇———《温夫人的扇子》百年纪念

一

在西方的戏剧家里，王尔德不能算是伟大，但是像他那样下笔绝无

冷场，出口绝无滥调的作家，却也罕见。王尔德的剧本，无论是在台上

演出，或是在台下阅读，都引人入胜而欲罢不能。最可惊的，是他的四

出喜剧、一出悲剧，不但全都在四年内完成，而且当年在伦敦首演，无不

轰动。这样的风光当然也极少见。

同样可惊的，是王尔德的剧本都是乘他出外度假，在一个月内写

成，而且人物的命名也就地取材。例如他的第一本喜剧《温德米尔夫

人的扇子》（蕴葬凿赠憎蚤灶凿藻则皂藻则藻蒺泽云葬灶），主角的名字正是就地拈来，因为当
时他正在英国北部湖区的温德米尔度假。

王尔德开始写剧本，是在一八九一年，已经三十七岁了。在此之

前，他的才情只见于诗集、童话、小说，如果就此搁笔，他的成就也有限

了。幸好那年，杰出而年轻的演员亚历山大（郧藻燥则早藻粤造藻曾葬灶凿藻则）刚接任
圣杰姆斯戏院的经理，需要新的剧本。他认为王尔德出口成章，下笔成

趣，妙语不绝，是写喜剧的无上人选，竟然押宝似地，预付了王尔德一百

镑的版税，请他写一出“现代喜剧”。王尔德欣然接受，却懒洋洋地拖

了好几个月。他对于当代的剧作家全瞧不上眼，曾说皮内罗（粤则贼澡怎则
孕蚤灶藻则燥）的某剧是他“从头睡到尾的最佳剧本”，又说“写剧本有三个信
条。第一条是不要写得像琼斯（匀藻灶则赠粤则贼澡怎则允燥灶藻泽）；第二条跟第三条
也是如此。”所以他必须亲自出手来示范一下。于是那年秋天他把《温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夫人的扇子》交卷给亚历山大。

一读之下，亚历山大立刻断定这出戏会叫座，愿出一千英镑买下剧

本。不料王尔德却答道：“我对你高明的判断深具信心，亲爱的亚历

克，所以你慷慨的出价我不得不拒绝。”他的自信并未落空，因为单单

是初演就赚了七千镑版税。

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日，距今恰恰一百年前，《温夫人的扇子》在

伦敦圣杰姆斯剧院初演，即由亚历山大自演温德米尔勋爵，玛莲·泰莉

（酝葬则蚤燥灶栽藻则则赠）演温夫人，轰动了剧坛。自从谢里丹的喜剧杰作《造谣
学校》以降，一百二十年间，英国的剧坛上没有一出戏可与匹敌。戏一

落幕，观众就高呼要作者谢幕，采声不绝。王尔德指间夹着香烟，笑容

满面地出现在台上，对观众说道：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晚我“非常”高兴。演员们把

一出“可爱”的戏演得这么“动人”，而你们看戏的表现也

“极为”内行。我祝贺你们的演出“十分”成功，简直令我相

信，你们对这出戏的评价“几乎”跟我的一样子高。

这么自负的话，观众在兴奋之余照样欣然接受。不过剧评家却大不高

兴，纷纷予以恶评。也许王尔德早就得罪过他们了，因为谣传有一次有

人对王尔德说，剧评家都可以花钱买通的，他的回答是：“也许你说得

没错。但是凭他们的样子，大半都不会怎么贵吧。”

王尔德的新戏成了伦敦的新话题，戏中的警句也到处被引。他对

人说：“比起《温夫人的扇子》的作者来，也许还有更聪明的人，果真如

此，可惜我还没有遇到一位。”又有人问他，上演的情况如何，他说：“好

极了，听说每晚都有皇亲国戚没票进场。”

这时正是王尔德的巅峰时期，温夫人热还未退，他已经写好另一本

剧，一本用法文写的独幕悲剧，叫《莎乐美》。法国的当红名伶莎拉·

伯恩哈特（杂葬则葬月藻则灶澡葬则凿贼）读了剧本，十分欣赏，表示愿演女主角，却不
幸因为此剧涉及圣经人物，竟遭官方禁演，直到王尔德死后三十一年，



英文译本才在伦敦演出。

但是其他的三出喜剧，依次是《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丈夫》、

《不可儿戏》，却在三年内陆续首演，无不叫座。等到最后的一出《不可

儿戏》在一八九五年的情人节（二月十四日，圣范伦丁日）首演时，《理

想丈夫》已经在另一戏院续演了一个多月。这种盛况对任何剧作家说

来，恐怕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应在自负的王尔德身上，可以想见有多顾

盼自雄了。《不可儿戏》当日的盛况与传后的地位，我在自己中译本的

序言《一跤绊到逻辑外》里已有记述，兹不再赘。至于《理想丈夫》，在

皇家戏院首演之夜也风靡了观众，威尔斯亲王在剧终更向王尔德道贺。

因为戏长四小时，王尔德表示要删去数景，亲王连忙说：“求求你，一个

字也不要删。”

二

王尔德的喜剧上承康格利夫与谢里丹，都是讽刺上流社会的所谓

“讽世喜剧”（糟燥皂藻凿赠燥枣皂葬灶灶藻则泽），其中的场景多在贵族之家，地点多在
伦敦或其近郊，时间多在社交季节，亦即初夏，人物当然多属上流社会，

事件则当然是绅士淑女之间的恩怨，金童玉女之间的追逐，轻松的不过

虚荣受损，严重的却是名节蒙羞，衣香鬓影与俐齿伶牙往往掩饰着败德

与阴谋。

若是以为王尔德意在劝善规过，移风易俗，那又错了。道学家，是

他最不屑担当的角色。他最着力挖苦的，毋宁正是道学家的嘴脸：假道

学固不必说了，就算是真道学吧，也每每失之于苛严、刻板、不近人情。

是非之别，正邪之分，不是王尔德所关心，因为这种分别往往似是而非。

他所关心的，却是真诚与虚伪，自然与造作，倜傥潇洒与迂腐拘泥。

王尔德喜剧中的人物非愚即诬，罕见天真与诚实的角色。他是一

位天生的讽刺家，对一切价值都表示怀疑，所以他的冷嘲热讽对各色人

等一视同仁。许多单向的讽刺家立场鲜明，目标固定，似乎敢恨敢爱，

是非判然，终极的真理已经在握，到头来其实是为某一种人、某一政党、



某一教派、某一阶级在发言。王尔德的讽刺却是多元而多向的：他的连

珠妙语、翻案奇论固然十九都命中上流社会的虚妄，但是回过头来，他

也不会轻易放过下层社会的弱点。同样地，上一句他刚挖苦过婚外的

变态，下一句笔锋一转，又会揶揄夫妇的正规；上一段刚消遣过外国人，

下一段劲球反弹，又会打中自己的同胞。这才是真正的讽刺家，以人性

为对象，而不是革命家、宣传家，以某一种人为箭靶。

《温夫人的扇子》是王尔德的第一本喜剧，所探讨的主题是上流社

会的定义，说得具体一点，便是淑女与荡妇之别。王尔德的答案是：难

以区别。要做淑女或荡妇，往往取决于一念之差。未经考验的淑女，也

许就是潜在的荡妇。众口相传的荡妇，却未必是真正的荡妇。换一句

话说，天真的女人不一定好，世故的女人也不一定坏。同时，未经世故

的女人习于顺境，反而苛以待人；而饱经世故的女人深谙逆境，反而宽

以处世。在《温夫人的扇子》里，母女两人都陷入了这种“道德暧昧之

境”（皂燥则葬造葬皂遭蚤早怎蚤贼赠）。
温夫人的母亲二十年前抛弃了丈夫和女婴，随情人私奔，不久又被

情人所弃。二十年后，她得悉女儿嫁入了富贵人家，便立意把握机会，

回到上流社会。她用自己的秘密威胁温大人，勒索到一笔财富，又因温

大人的牵引，得以在自己的寓所招待体面人士，渐渐回到上流社会。她

的最终目的，是在温夫人二十一岁的生日舞会上正式露面，十分风光地

成为名媛。她，便是阅尽沧桑的欧琳太太。

这一切，身为女儿的温夫人全不知情，反而怀疑是温大人有了外

遇，委屈与愤恨之余，竟然接受达林顿的追求，就在生日舞会的当晚，出

走私奔。幸有欧琳太太苦口婆心，及时劝止，而未铸成大错。同时在紧

要关头，幸有欧琳太太巧为掩饰，才保全了她的名节。至此，做女儿的

对这位“坏女人”的印象才全面改观，因此对自己身为“好女人”的信

心，也起了怀疑。这件事发生在温夫人成年的生日，改变了她对别人和

自己的评价，使她终于成熟。

第一幕里的温夫人，还是一位天真纯洁的淑女，且以名教的维护者



自许。达林顿追求她，调以游辞，她对达林顿说：“我是有几分清教徒

的气质。我就是这样子给带大的，幸而如此。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

去世了。我一直是由大姑妈朱丽雅小姐带的，你知道。她对我很严，但

是也教会了我人人都忘了的一样东西，那便是，如何分辨是非。‘她’

不容妥协。‘我’也绝不通融。”

当晚的生日舞会，温大人希望邀请欧琳太太参加，温夫人断然拒

绝。温大人再三为她求情，温夫人不为所动，而且高傲地说：“不准你

把这女人跟我相提并论。这简直是雅俗不分。”

到了第三幕，温夫人面对自己的生母而全然不知，只当仍是面对

“坏女人”欧琳太太，径斥她道：“你这样的女人根本没良心。你根本没

有心肝。你跟别人只有买卖。”

凡此语调，都显示温夫人的道德优越感，和对于正邪之分的自信。

不料自己婚姻受挫，情急私奔，濒临身败名裂之际，却要靠这么一个俗

气的“坏女人”来及时劝告，并委曲保全。然则淑女与荡妇之间，真的

是截然可分吗？温夫人私奔达林顿的单身寓所，仓皇之间躲入幔后，却

把扇子留在沙发上，被宾客发现。若非“坏女人”欧琳太太挺身而出，

承认是自己在舞会上误取来的，温夫人就完了。然则淑女与荡妇之分，

不在有没有做过坏事，而在有没有人知道吗？

所以到了第四幕，温夫人对于正邪判然的二分法，不再信心十足地

坚持。以前是她丈夫为欧琳太太求情，而她大义凛然，绝不通融。现在

却轮到她来为欧琳太太辩护了，她反省说：“我恨不得在自己家里当众

羞辱她。而她，为了救我，却在别人的家里当众承担羞辱。万事万物，

都隐含辛酸的讽刺，世俗所谓的好女人和坏女人，正是如此⋯⋯现在我

可不相信能把人分成善恶，俨然像两种不同的种族或是生物。所谓好

女人，也可能隐藏着可怕的东西，诸如轻率、武断、妒忌、犯罪之类的疯

狂心情。而所谓坏女人呢，心底也会有悲伤、忏悔、怜悯、牺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

王尔德是一位天生的讽刺家，一位嘲弄世俗笑傲名教的诛心论者。

大凡讽刺家，都是反面的道德家，对于劝善规过、奖善惩恶之类并无多

大兴趣，倒是在善恶之间的模棱地带，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美德，也就

是伪善，既敏于识破，亦勇于揭穿。不过王尔德之不凡，在于他不但是

一位讽刺家，同时还是一位唯美主义者，下笔讽刺的时候，也要讲究风

格，留下美感。一位唯美的讽刺家在出剑的时候，当会避免血污溅身，

甚至留下的伤口也干净利落，形象动人。所以欣赏王尔德的讽刺，与其

看他在讽刺谁，不如看他怎样讽刺。

王尔德的四部喜剧，始于《温夫人的扇子》而终于《不可儿戏》。到

了《不可儿戏》，他已经完全抛开了道德，甚至不理会主题，至于情节，

也只留下了无可再简的架子，维持精彩对话的藉口而已。但是在《温

夫人的扇子》里，他还是有点拘泥于道德的主题，未能放手去驰骋想

像，经营妙语，像《不可儿戏》那样天马行空。

论者指出，王尔德习于翻案文章，不宜正面立论，所以他在刻画不

纯真的人物时，艺术表现最为纯真，可是每当他剧中罕见的纯真人物滔

滔自白时，其艺术表现却有点虚假的调子。按之《温夫的扇子》，正是

如此。其实，正如王尔德的其他喜剧，此剧的佳胜不在主题，而在对话。

锦心绣口如王尔德，有了事件穿针引线，只要把自己说过的妙语隽言，

左右逢源地分配给他的人物，自然就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听众如在山

阴道上，也就应接不暇了。

早在《温夫人的扇子》里，匪夷所思的警句已频频出现于对白，不

但当场激发观众的笑声，而且日后广被引述，终于把上下文完全摆脱，

成为一切名言辞典争录的摘句，引述之频，与蒙田、培根分庭抗礼。单

凭这一点，就说明王尔德的才情，传后率有多高了。

《温夫人的扇子》传后的警句没有《不可儿戏》那么多，因为起初王

尔德还没有完全抛开道德的包袱，笔下的人物总还有几分正经，而警句



呢，四平八稳的正经人是说不出的。到了《不可儿戏》，王尔德才浑然

忘我，练成了逻辑不侵道德不役的自由之身，笔下的人物无一正经，于

是以反为正、弄假成真的妙语乃如天女散花，缤纷而下。

《温夫人的扇子》里，有名的妙语警句也都是出于不正经的角色，

所谓反派之口。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大概就是达林顿勋爵之言：“什么

东西我都能抵抗，除了诱惑。”这句话当然还有上下文，可是因为说得

干脆又俏皮，所以单独摘出，仍然自给自足。其实达林顿还有一句话同

样精彩，却比前句少人引用；且容我连同上下文一并录出。达林顿对温

夫人说：“好人在世上坏处可大了。无可怀疑，好人的最大坏处，是把

坏人抬举得无比严重。把人分成好的跟坏的，本来就荒谬。人嘛只有

可爱跟讨厌的两类。我是拥护可爱的这一边的，而你呢，温夫人，身不

由己是可爱的一边。”

柏维克公爵夫人也是一位怪论滔滔的角色，凭着她的身分与辈分，

她当然可以口没遮拦。她对温夫人埋怨自己的家人，说起“我的儿子

啊下流得离谱”。温夫人说：“男人‘个个’都坏吗？”她答道：“哦，个个

一样，绝无例外。而且绝无起色。男人啊越变越老，绝对不会越变越

好。”接着她又骂到丈夫，说他婚后不到一年，“已经在追求各式各样的

裙子了，什么花色，什么款式，什么料子的都追。”

第三幕的后半场，众绅士随达林顿回到他的单身寓所，仓皇之间，

温夫人隐身幔后，欧琳太太躲进邻室。在这紧要关头，王尔德却把情节

悬而不决，让几个男人逞舌纵论一番。果然，口出妙语的都是不正经的

人物，却没有温德米尔的份，因为他太正经了。最有名的一段是这样

的：达林顿听众绅士大发骇世惊俗的议论，不禁骂道：“你们这批犬儒

派的家伙！”格瑞安问：“犬儒派是怎么一回事啊？”达林顿答：“这种人

什么东西都知道价钱，可是没一样东西知道价值。”格瑞安接口：“而伤

感派呢，什么东西都看得出荒谬的价值，可是没一样东西知道市价。”

达林顿答话的原文是 粤皂葬灶憎澡燥噪灶燥憎泽贼澡藻责则蚤糟藻燥枣藻增藻则赠贼澡蚤灶早葬灶凿
贼澡藻增葬造怎藻燥枣灶燥贼澡蚤灶早。典型的译者，公式的译法，大概是“知道一切东西



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的一个人。”这种译法不但冗长，而且

生硬，演员说起来也很难上口。王尔德笔下的对白如果都如此硬译，就

不成其为王尔德了。因此我译《温夫人的扇子》，不仅是为读者，更是

为演员与观众，正如以前我译《不可儿戏》一样。

四

对白当然是王尔德喜剧的灵魂，不过王尔德之为喜剧家，当然还有

其他的能耐，剧名标出的扇子即其一端。

这把扇子是温德米尔送给夫人的生日礼物，象征着丈夫的恩情。

不料外遇的阴影忽然袭来，温夫人在盛怒之下，警告丈夫说，如果那女

人竟敢来参加舞会，她就要挥扇痛击。这么一来，礼物就变成武器了。

等到欧琳太太出现，温夫人先是抓起扇子，旋又任其落地，却由达林顿

拾起，再递给她。其中的含意繁富而且微妙：先是武器并未使用，然后

是丈夫的爱情落了空，那爱之象征却被别的男人接过手去，又被怨妇接

过手来。不久温夫人幔后隐身，把扇子留在沙发上，被众绅士发现，竟

使丈夫蒙羞，同时也连累了欧琳太太。于是香扇又沦为羞耻的标记了。

第二天早上欧琳太太把扇子奉还，并且乘机要求温夫人以扇相赠。至

此扇子又添了新的意义：在温夫人眼里它象征了欧琳太太相救之恩，但

在欧琳太太眼里，它却成了女儿的纪念、母爱的寄托。扇之为用大矣

哉。

戏剧而有秘密，往往是情节发展的关键，也就是经营悬宕的利器。

可是对于剧中人物，谁有秘密，谁知道秘密，谁不知道秘密，都必须巧为

安排。至于何时泄密，只泄漏给观众吗，还是也泄漏给剧中的某一人

物，却是舞台技巧的一大考虑。欧琳太太正是温夫人的母亲，这一点，

除了做母亲的自己知道之外，做女儿的始终不知道，其他人物也都茫

然。只有温德米尔勋爵是例外，因为这件事正是做母亲的向女婿勒索

的依据。

这天大的秘密已经守了二十年之久，却在女儿生日的晚上造成了



第二个秘密：那便是温夫人私奔达林顿的私寓。这件事只有欧琳太太

知情，其他的人，甚至她自己的丈夫，全都不知。

除了欧琳太太掌握一切秘密之外，剧中人物均有所蔽，而以追求欧

琳太太的奥古斯都勋爵为尤甚。前述的两大秘密，温德米尔夫妇都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奥古斯都却毫无所知。王尔德最爱瞒人了，

连台下的观众千目炯炯，也要看到第二幕快结束才恍然大悟。

如果秘密是悬崖，则剧作家把不知情的剧中人，或是知情的台下

人，三番四次地推向悬崖边上，就产生了高潮。

坏女人是谁？戏一开场这疑问，亦即秘密的面具，就推向观众。温

夫人翻开丈夫的存款簿，发现了丈夫的秘密，但并未揭开其后更大的、

自己身世的秘密。发现表面的秘密，徒然升高悬宕感而已。

第二幕中欧琳太太出场，造成一大高潮。但这女人究竟是谁呢，仍

是一大秘密。这秘密要到第二幕终她自己喃喃窃语时，才为观众揭开，

但稍揭而未大开，犹未真相大白。

第三幕中，表面是纯然男性的私聚，不料暗处正竖着女性的耳朵。

奥古斯都坦承爱慕欧琳太太，没想到她正在门后窃听。达林顿暗示爱

的是他人之妻，更未料到温夫人在幔后。男人在亮处，女人在暗里，只

有达林顿是半明半暗，这微妙的情况，正逗乐观众发会心的微笑，香扇

忽然变成了危机的焦点，掀起又一高潮。至此观众心情也一变，成为担

心泄密。但突起的危机被突现的欧琳太太一句话就化解了。紧接着就

落幕，高潮停格，剧力强劲。

第四幕的母女别，比起第三幕的扇子风波来，只能算是高潮的下

坡，但浪花飞溅之势仍颇有可观。泄密的危机始终不断。温夫人心中

孺慕的母亲，与眼前真实的母亲，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这透明的间隔

脆如玻璃，随时会片片破裂。同时温夫人淑女的形象，也未必包得下荡

妇的阴影，随时有泄底的可能。她的丈夫几乎要吐出母女的秘密，她自

己几乎要供出私奔的隐情，两度到了悬崖边上。最后，送罢欧琳太太回

来，天真的奥古斯都竟说：“她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这真是令众人大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吃一惊：尤其是温氏夫妇，丈夫以为母女之情已泄，妻子则以为私奔之

情已漏，幸好只是一场虚惊。结果是一切秘密都没有泄漏，一切名誉都

没有损伤，温夫人有惊无险，欧琳太太重回上流社会的计划完全成功。

那坏女人，不，那聪明的女人，不但赢得了财富，恢复了地位，嫁到了丈

夫，而且拯救了女儿，唤回了母性，连那把风情无限的扇子，都被她飘然

带走了。

那把扇子在危急的关头，只有她出面认领，所以欧琳太太才是扇子

的主人，也才是这出喜剧的主角。我回头去看作者，襟佩绿色康乃馨的

王尔德，笑得十分蒙娜丽莎，不置可否。

一九九二年端午于西子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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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景摇员摇摇摇摇

布摇景

第一幕摇温德米尔勋爵独栋屋的起居室
第二幕摇温德米尔勋爵独栋屋的客厅
第三幕摇达林顿勋爵的套房
第四幕摇与第一幕相同
时摇间摇现在
地摇点摇伦敦

剧中的情节始于星期二下午五时，终于次日下午一时三十

分，不出二十四小时。



圆摇摇摇摇 摇温夫人的扇子

剧中人物

温德米尔勋爵

达林顿勋爵

奥古斯都·罗敦勋爵

赛西尔·格瑞安先生

邓比先生

霍波先生

派克（管家）

温德米尔夫人

柏维克公爵夫人

阿佳莎·卡莱尔小姐

普灵黛夫人

贾德保夫人

史徒非夫人

古伯·古伯太太

欧琳太太

罗莎莉（女仆）



第一幕摇猿摇摇摇摇

第 一 幕

布摇摇景

卡尔登坡道，温德米尔勋爵独栋屋的起居室。正中与右方

各有一门。台右书桌上放着书报。台左有沙发，配以小茶

几。台左落地窗外是露台。台右有桌。

温德米尔夫人站在台右的餐桌旁，把玫瑰插进蓝色的花钵。

派克上。

派摇克摇夫人您今天下午会客吗？

温夫人摇会呀———是谁来了？

派摇克摇夫人，是达林顿大人。

温夫人摇（略为迟疑）带他上来吧———谁来我都接见的。

派摇克摇是，夫人。

摇摇摇摇从中门下。

温夫人摇乘今晚舞会之前见他，最好。好在他来了。

摇摇摇摇派克由中门上。

派摇克摇达大人到。

摇摇摇摇达林顿勋爵由中门上。派克下。

达大人摇温夫人，您好！

温夫人摇达大人，您好！不行，我不能跟你握手。弄这些玫瑰，

手全湿了。好漂亮的花啊！今早刚从赛尔比送来的。

达大人摇美极了。（看见桌上有一把扇子。）好漂亮的扇子！我



源摇摇摇摇 摇温夫人的扇子

可以看看吗？

温夫人摇请吧。是漂亮啊！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应有尽有啊。

我自己也刚才见到。是我丈夫送我的生日礼物。今天

是我的生日，你知道吗？

达大人摇不知道，真的呀？

温夫人摇真的，今天我成年了。是我一生很重要的日子，对吧？

所以我今晚要开舞会呀。坐下来吧。（继续插花。）

达大人摇（坐下。）温夫人，早知道是你的生日就好了。我就会

在你门前把整条街都铺满鲜花，让你走在花上。花呢

天生是为你开的。

摇摇摇摇稍顿。

温夫人摇达大人，昨晚在外交部我真是气你。只怕你今晚又要

惹我生气了。

达大人摇我，温夫人？

摇摇摇摇派克领仆人端托盘与茶具由中门上。

温夫人摇放在那儿，派克。行了。（用手帕擦手，走向台左茶

几，坐下。）坐过来吧，达大人。

摇摇摇摇派克由中门下。

达大人摇（端椅走到台左中央）温夫人，我好惨啊。你得告诉

我，昨晚我怎么啦？（坐在台左茶几旁）

温夫人摇哪，一整晚你天花乱坠，向我献不完的殷勤。

达大人摇（微笑）啊，这年头大家都闹穷。唯一可献的好东西

“只有”殷勤了。只剩下殷勤啊才“献得起” 。

温夫人摇（摇头）不是的，我是说正经话。你不准笑，我可是当

真的。我不喜欢恭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男人以为，

凭他满嘴有口无心的废话，就能大讨女人的欢心。

达大人摇哦，我可是有心的。（接过她递来的茶）

温夫人摇（肃然）我希望你不是。达大人，我不愿意跟你争吵。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